
雁南飞

楠 渔

内容简介

有没有这样一种爱情，

背负了身世飘零、背负了家国天下。

有没有这样一种结局，

淡泊了锦衣华服、淡泊了功名利禄。

为了亲情，她舍弃了生命中最动听的声音，

一生静默。

而征战沙场，叱咤风云的他，

决不允许她在这场逐猎中缺席。

她是胸怀北国梦的女子，

也是飞进他心底的南疆雁影，

是情牵、是缘订，还是注定的宿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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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楠摇渔
雁南飞

前摇言

有一天，哉哉跟我说，讲个笑话给你听，如果你笑了，
就证明你不是笨人，那么你就得答应我一件事，因为我

帮你向全世界证实了这个伟大的事实。

我当然答应啦！我怎么会是笨人呢？像我这样有

智慧的人已经不多了，呵呵。

哉哉的笑话是这样的———
魔王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，魔王：“你尽管叫破

喉咙吧！没有人会来救你的！”

公主：“破喉咙！破喉咙！”

没有人：“公主，我来救你了！”

魔王：“说曹操曹操到！”

曹操：“魔王，你叫我干吗？”

魔王：“哇，看到鬼了！”

鬼：“靠，被发现了！”

靠：“谁发现我了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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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：“关我什么事！”

魔王：“韵澡，皂赠早燥凿！”
上帝：“谁在叫我？”

谁：“没有人在叫你！”

没有人：“我哪有！”

据说魔王从此得了精神分裂症！

好老的网络笑话，早听过了。

不过我不是笨人嘛，于是理所当然狂笑啦。

于是我只好答应了哉哉一件事。
于是我坐在电脑前，却整整一天没能开动一个字。

于是我发现我的脑子里有的情节到了键盘上就难

产。

我发誓是用了远园源愿园园秒的时间来考虑要不要坚持
下去，直想到两眼发青，面白如纸，那种惨淡的过程，小

死一回。

最后我终于不得不承认一个早已注定的事实———

我真蠢！

因为我还答应：本月的酝燥灶藻赠，全数归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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楔摇子

“万岁———万岁———万万岁———”

明万历十四年二月，随着一声婴啼，死寂的紫禁城

上空，出现一道被当朝百官吹捧为祥瑞之兆的红光，大

明的第十三代少主万历终于在千呼万唤中迎来了皇三

子的降生。不久，在这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之中，万历

皇帝破格晋封皇三子常洵的生母、他最宠爱的妃子郑氏

为皇贵妃。

然而在离郑贵妃寝宫不远的永福宫内，从随伺宫女

到宫廷御医，都焦急地忙进忙出。

万历的另一个妃子，也就是皇长子常洛的母亲王恭

妃正生着大病，性命垂危。所有的人都对这罕见的病症

束手无策，常洛跪在母亲身边泪流不止，床榻前的薰香

袅袅地飘散着，似乎预示着王恭妃的命不久矣。

“娘娘，娘娘———”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寝宫内惨淡沉寂的空气，

让床榻上原本如同死去的人有了一丝反应。

朱常洛回过头去，看见奶娘玉嬷嬷喘着气冲进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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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脸的红光，眉宇间有压抑不住的喜悦。

“玉嬷嬷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在母妃的寝宫内居然敢这

样放肆！”常洛忍不住呵斥。

“洛儿———”王恭妃撑起虚弱的身子阻止了儿子的

话。

她急切地探出手，握紧玉嬷嬷问道：“事情怎样了？

大师到底有什么见解？”

“娘娘别急，先躺下再说。”玉嬷嬷伸手扶王恭妃躺

下，看着跪在床前的常洛欲言又止。

“洛儿，你先退下吧，娘要跟玉嬷嬷商量点儿事，你

去替娘看看药好了没有？”王恭妃慈爱地看着儿子布满

泪痕的小脸，温柔地说。

常洛听话地退了下去，王恭妃抬起头满脸热切地望

着玉嬷嬷，一双漾着水波的眸子里满是期待。

玉嬷嬷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娘娘，您别着急，听我

慢慢讲。

“大师说，这事和小王爷的将来大有关系。万岁爷

现今又得了个龙子，还为此封了郑娘娘为皇贵妃，群臣

私下里都在说，皇上有心册立三皇子为太子。小主子年

少，自是不懂这宫廷里的人心险恶，若是稍有差池，对他

将来继承大统是大大的不利啊！”

“这我早知了，若我有个三长两短，洛儿纵是皇长

子，将来也未必能顺利当上太子！只是我这身子，如何

挨得过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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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娘娘，所以那件事就显得蹊跷。这也是今日问过

大师后，大师要我转告您的。只是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
“嬷嬷，你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有什么话不好讲的？”

“唉，这件事关系到小公主的一生啊，实在是⋯⋯”

“临月？”

“正是临月公主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是临月？”玉嬷嬷的话像一记

重锤敲在恭妃的心上，那张原本就惨白如雪的脸，显得

更加凄楚痛苦，“临月还只是个不满五岁的孩子啊，刚刚

被皇上赐了名⋯⋯”

“娘娘，奶妈知道您舍不得，可是娘娘这病来势凶

猛，任是再好的太医都看不出所以来，这当口郑贵妃又

生下了皇子，那件事⋯⋯不能说没有蹊跷啊！如果小主

子不能顺利登上太子的宝座———依照郑贵妃骄横善妒

的性情，一朝得宠，必定会全力排挤小主子，好让亲生儿

子成为太子———到时，您和小主子就会成为郑贵妃的眼

中钉，永远都不会有安稳的日子过了。大师是皇上最宠

信的得道高僧，他说的话决不会有错，娘娘可不能在这

个时候心软。”

“可嬷嬷⋯⋯”

“娘娘，这件事可是关系重大，大师的话不可不听

啊！您要是信得过我，就把小公主交给我吧！”

“嬷嬷，可临月⋯⋯”

“娘娘只管放心，一切有我。您只要好好养好身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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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能继续把万岁爷留在您身边，将来小主子也才能顺利

继承大统啊！”

·６·



员
夜晚，月亮隐在云层中，草丛里虫鸣唧唧，一声响过

一声。

一队身着骑装的人马在这样的夜晚不停地赶路，没

有一点多余的响动，除了沉沉的马蹄声。

突然间，草丛里亮起半点幽幽的蓝光，慢慢升腾，像

是幽灵一般向半空中飘荡而去。

领队的男子受了惊吓，转回头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冲

身后的队伍大喊大叫着。蛇形的队伍瞬间乱作一团，完

全不顾领队的叫喊。

一个兵模样的人怪叫着想要往野草深处躲藏，经过

领队男子的坐骑时，一柄长刀凌空劈下，逃亡的士兵顿

时身首异处。

慌乱的队伍因为这突来的威慑安静了下来，每个人

都呆立在原地打着冷战，却不敢再移动半步。

领队男子翻身下马，叽里咕噜地冲手下乱喊了一

通，继而又跨上马去，指挥着继续前进。

半晌没有动静，刚才的一切似乎真的是一场虚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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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伍踩过同伴的尸体沉默着又继续前行。

四周仍然很安静，没有半点声音，连夜虫也不再鸣

叫了。

领队男子警惕地望着周围，心里暗咒着这半夜三更

押送粮草的鬼差使。

还没容他多想，耳边突然响起一阵惊天动地的喊杀

声，一群手执兵刃的粗壮汉子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，

出现在队伍前方。

“什么人？”领队男子操着生涩的汉语询问，语气里

满是恐慌。

“送你们上西天的人。”粗壮汉子当中有人朗声回答

道，话音未落，明晃晃的刀已经逼到眼前。

一场厮杀渐渐平息。

“老三，去见姑娘吧！”

“姑娘恐怕是等急了，咱们这次可要好好向她讨赏

啊。哈哈哈⋯⋯”叫老三的汉子踢了踢脚边一具尸体，

打趣地说道。

“若不是姑娘料想到他们会走旱路，让咱们连夜赶

过来，还先乱了他们的军心，咱们没这么容易捅丰臣秀

吉后背一刀！”蓄着络腮胡的汉子拭干刀上的血迹，口气

中满是掩不住的敬佩。

“是啊，要不公子爷怎么在私底下唤姑娘‘女诸葛’

呢？哈哈，我看呐，世上怕是再难找到像姑娘这样的女

豪杰了！”老三和旁边的几个大汉也交口称赞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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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别多说了，咱们还是趁天亮前把粮草送到姑娘那

边，好早点派到受灾的地方。”

“唉，我乔三算是服了，这条命，就跟着姑娘走了。”

“那是便宜你了！老三，咱兄弟枉活一世，还不如一

个姑娘家有胆有谋。”

“姑娘家怎么了，也不输男儿的豪气，你可别小瞧

了。”

“那是！谁敢啊？”

谈话声渐渐远了，只留下草丛中横七竖八躺着的尸

体。

一切又恢复了宁静，虫鸣声再次响了起来，月亮也

探出头来淡漠地扫视着这一幕，就好像刚才的厮杀从来

不曾发生过一样。

而月下突然出现的人影，向着话音远去的地方冷冷

一笑，“让人过目难忘的女子！”

?摇摇摇摇摇?摇摇摇摇摇?

扬州城外几百里远的一间驿站。

一名青衣男子翻身下马，连背上的重负都来不及卸

下，粗犷的嗓门直冲马倌喊道：“赶路，换马了！”

年约十一二岁的小童迎上前来，肩头搭拉着白布哈

腰问道：“客人要什么样的马？”

青衣男子皱皱眉头，看着如同店小二打扮的马倌，

·９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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忍不住粗声吼着：“怎么这么嗦，脚力最好的马只管牵
上来就是。”

小童应声下去，青衣男子这才解下背上的钢刀，大

力往桌上一放，抓起水壶仰头猛灌。晶莹的水珠从男子

唇边滚滚直下，流淌到半敞开的布衫上，印下一大片深

青色的水渍。

“这位爷想必是从南边来的吧，看样子赶得很辛

苦。”一位留着花白胡子的老者上前，满脸堆笑地问道。

男子停下喝水的动作，放下水壶，用手背往嘴边胡

乱一抹，瞪了他两眼，微微点了下头算是回答。

老者呵呵笑起来，把随身带的包裹往桌上一放，一

副打算长谈的样子，“那爷应该知道泉州倭寇粮草被劫

一事吧，听说不是官兵们干的，倒好像是一伙没什么来

头的莽汉。”

“哦？”青衣男子这才有了点兴趣，双目圆睁着问道，

“先生如何知道？”

不待老者答话，牵马的小童不知何时挤到这边，一

脸得意地插嘴道：“什么莽汉，明明还有个姑娘家！虽然

没有舞刀弄枪直接去抢粮草，却是暗地里帮着一伙子男

人筹划接应，听说抢来的粮食都运到浙江赈济灾民去

了，真是位巾帼英雄呢！”

青衣男子剑眉一挑，上前拎住小童的衣领问道：“小

哥如何得知？”

小童被他的举动吓得脸色发白，战战兢兢地回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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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：“我⋯⋯我也是听人说的⋯⋯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这个⋯⋯”

“快说，再要吞吞吐吐，小心爷手上的钢刀不长眼！”

“是前几天，也有一队人马向北赶路，吵吵嚷嚷威风

得很，听口气像是京城来的，其中有两个穿黑衣的男人

这么说，小的无意间听见了，呃，这才知道原来是位姑娘

家。”

“女人？”老者一脸不敢置信，频频摇头道，“做出这

种事情，居然会是个女人，小哥，你听人瞎说的吧？”

那小童狠狠地白他一眼，满心不悦，不过为了自己

这单薄的身子着想，他还是忙不迭地点头，满脸堆笑讨

好着眼前的粗壮汉子：“那可不是，小的也只当是说笑

呢！那么大件事，哪是一个姑娘家筹划得了的？”

青衣男子倒是没有再发问，随手将小童一摔，从怀

中掏出银子往他面前一放，牵了马就走，刚背上的钢刀

还没来得及插稳，晃晃悠悠白光一闪，便走得只剩一个

黑影了。

?摇摇摇摇摇?摇摇摇摇摇?

万历二十六年江南扬州

扬州城内一派繁华似锦，往来的商客络绎不绝，仗

剑执刀的侠士偶尔夹杂其间，还有街口巷弄中摆摊小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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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吆喝，客栈饭馆里跑堂小二的叫嚷，让人觉得如同身

在贞观年间的太平盛世中。

然而，扬州城的过客百姓都知道，大明和倭寇的战

争已经持续多年了。

扬州城的百姓在多年的战火中，变得对任何消息都

极为敏感。“国本”之争的结果，丰臣秀吉的野心，邓子

龙将军的赤胆忠心，都是人们议论的话题。

然而这天在扬州城的街头巷尾被人们津津乐道的，

不是国家兴亡，不是时局战况，而是来自秋水楼玉梳阁

的消息。

中午时分，扬州城最大的客栈“莲桂斋”里人声鼎

沸，座无虚席，店小二在堂上跑来跑去，伺候着南来北往

的客人。

客人们闲聊的话题很多，但仔细听，最热门的莫过

于“秋水楼玉梳阁”、“雁非姑娘”及“邓公子”这三个名

字，人们对他们的关注程度比起前方的战事来，似乎有

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听说了吗？雁非姑娘今日要在玉梳阁亲自摆酒款

待邓如维邓公子，据说还要亲自送邓公子北上呢！”

“当然知道了，只是那位邓公子究竟是何许人也？

能得到雁非姑娘这般赏识，让人羡慕得很。”

“那位邓公子，听说好像是邓子龙邓大将军的侄孙，

为人爽直仗义，又饱读诗书，是个难得的人才，雁非姑娘

对他另眼看待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，你我这些凡夫俗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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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是不能和他相比的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才子佳人，本就是天生一对。”

⋯⋯

整个“莲桂斋”沉浸在“才子佳人”的感叹声中，似乎

所有的人都对这场饯别宴充满兴趣。

只有坐在窗边的一名男子对众人的谈论毫无所觉，

依旧淡定地吃着肉、喝着酒。反倒是同桌一个约莫十五

六岁的孩子压抑不住对这场谈话中男女主角的好奇，探

过身子悄声问他：“主子，前两天多科奇回报的消息看来

不假，您要他去查的那位姑娘，倒还真是一个了不得的

人物呐！要不，咱们也跟去看看？”

男子微微仰起头，犀利的目光环视了客栈一眼，继

而又低下头去，啜饮了一口杯中的酒，没有回答。

“主子！”

“吉格勒，我们此番南下是为了调查众人口中的‘才

子佳人’的吗？”

“小的不敢，但是主子，邓如维蛰伏了这么久，为何

偏偏选在此时上京？况且，泉州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据多

科奇的说法，就连长庆宫和福王都惊动了，主子不想知

道是为什么吗？”

男子再次抬起头，严峻深沉的表情有了一丝改变，

“吉格勒，明日多科奇还要南下再探，你就留在客栈，我

到秋水楼走一遭。”

“是，主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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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众人的议论声中，他带着吉格勒悄然离去。

没有人注意这两个过客，人们关注的，依旧是玉梳

阁里引人遐想的场景。国家的兴亡和战事的胜败，仿佛

都已经远去，只留下“才子佳人”这等千古不衰的话题，

像扬州城里的碧波秋水一样，荡漾在乱世烟尘之中⋯⋯

?摇摇摇摇摇?摇摇摇摇摇?

秋水楼玉梳阁内，雕花的几案上，薰着紫檀香，铮铮

的琴声伴随着幽幽的香气，在雅致的房间里流泻。身着

紫衣的年轻女子正端坐在临窗的位置抚琴，琴声中隐隐

透露出不该属于她这个年纪的苍凉和悲戚。

丫鬟卉儿捧着香茗立在她身侧静静地聆听着，沉浸

在女子抚出的悲凉意境之中。

“呛———”琴弦断裂声让流泻的音韵戛然而止。

年轻女子显然是受了惊吓，呆呆地看着断裂的琴弦

好一会儿，才回过神来，“雁非姐姐，你怎样了？有没有

受伤？”卉儿慌忙执起女子的手仔细查看。

“我没事，只是被吓了一跳。”雁非从容地收回手，笑

着安慰卉儿。

“还是让李妈妈叫人来看看吧，要真是伤了手就不

好了。”

“卉儿，不用了，今晚看来是不能用琴了，你去帮我

把琵琶拿过来。邓公子就快来了，你也该好好准备一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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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”

卉儿笑盈盈地放下茶杯，冲雁非做了个鬼脸，“何必

准备呢？人家邓公子一看见雁非姑娘你，早就七魂丢了

六魂，我们这些下人再怎么准备，也抵不上姐姐的一个

笑啊！”

“贫嘴，还不快去？”回首的人儿粉面含羞，似嗔似

娇，眉眼间有掩不住的风情。

看着卉儿暗笑着转身行去，雁非来到梳妆台前，罗

裙的下摆轻轻漾出一个优美的幅度。

看着镜中薄施粉黛的自己，她不禁有些怔忡：肤白

如雪、冰肌玉骨、绿鬓如云、面带桃李，身段如同江南三

月的飞燕一般轻盈柔媚，举手投足间洋溢着说不出的风

情。绝美的五官中，只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隐隐透着逼

人的英气，显示着娇媚的容貌下，藏着不同于寻常女子

的坚强和睿智。

十年了！算一算，离开江西九江的老家来到这被称

为人间仙境的秋水楼玉梳阁，已经有十年之久。

这十年里，除了前些日子的泉州之行外，她没有离

开过扬州城半步，所有的见闻都是从扬州城熙来攘往的

过客口中听来的。她在玉梳阁中所学到的，只是诗词歌

赋、棋艺书法和刺绣女红之类的，没有半点关于国家、关

于民族的概念，让她从一个不解世事的纯真孩童，变成

了一个让男人们为之疯狂的绝色女子，而她的才气，又

让那些觊觎她的男人们自惭形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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